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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语或者说问候语也能救命， 你
知道吗？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简短却动人
心魄，在朋友圈里不胫而走，被刷爆。

一位女士在一家肉类加工厂工作。
有一天， 当她完成所有工作安排， 走
进冷库例行检查。 突然， 一个不幸的
时刻， 门意外关上了。 她被锁在里面，
淹没在人们的视线中。 虽然她竭尽全
力地尖叫着， 敲打着， 却没有人能够
听到。 五个小时后， 在她濒临死亡的
边缘， 工厂保安最终打开了那门， 奇
迹般地救了她。

后来她问保安， 怎么会去开那扇
门 ， 这不是他的日常工作 。 他说 ：
“我在这家工厂工作了35年， 每天都有
几百名工人进进出出，但你是唯一一位
每天早晨上班向我问好，晚上下班跟我
道别的人。今天，你像往常一样来上班，
简单地跟我问声‘你好’。但下班后，我
却没听到你跟我说‘再见，明天见’。”

于是， 保安决定去工厂里面看看。
“我期待你的 ‘嗨’ 和 ‘再见’， 因为
这话提醒我， 我是谁， 使我非常开心。
没听到你的告别， 我知道可能发生了
什么事。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工厂每个
角落寻找你。”

故事让人感动 ， 让我思绪飞扬 。
只是每天上下班的两句问候语， 就让
保安感到了尊重， 感到了快乐， 让他
从心底注意到了芸芸众生中也许并不
漂亮出众特别的她并记住了她。 也就
因为一句问候语的缺席， 让保安在期
待中感觉到了诧异不安并开始寻找她。
于是， 平时一句问候语， 让她在濒危
之时获救。

我首先想到的是， 好语也有好报。
这从根本上诠释 ， 就是好人有好报 。
因为只有好人， 才会有好语， 从这位
保安的记忆， 有持续35年的好语。

好语缘于修养 。 可以肯定地说 ，
一个人能够自觉地习惯地用好语问候
别人， 缘于良好的家教社教产生的修
养， 重要的还是自己修炼的结果。 毫
无疑问， 每个人不一定都能受到良好
的家教， 但国家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
之后， 只要读书， 就一定会受到良好
的教育。 教育能否成为修养， 则需要
个人的点滴培育。 所以， 一个人是否
厚道善良， 不仅能从他的举止上得到
展现 ， 也会从他的语词中自然流露 。
这叫情不自禁。

好语让人温暖 。 同样是一句话 ，
一句好语让人受用、 开心、 温暖。 好

语不仅文明、 道德， 还体现尊重。 从
某种意义上， 一个曾被人定义为九流
之末流的保安， 在一些人眼里根本不
起眼， 甚至还会受到歧视。而偏偏是这
位女士， 在几百人熙来攘往的上班族
中，每天都照例要早晚各一句问候。 那
问候很普通，很常规，甚至很老套，但是
因为体现尊重，让人温暖， 成了一个保
安的期待。 由此可见， 一个人说句好
语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说好语。

好语也是甘霖。 甘霖是什么？ 是
好雨， 是春夜喜雨。 这使我想起了唐
代大诗人杜甫的这首诗：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
声……一场好雨， 可以让久旱的禾苗
得到浇灌， 茁壮成长， 五谷丰登； 一
句好语， 也是甘霖， 可以让人的心灵
得到滋润， 受到濡染， 进而善善相因，
激发正能量。 从另一个角度讲， 生而
同声， 长而易俗， 在善的族群里肯定
滋生善， 在恶的环境下也会染上恶。

这是我对上述故事的解读。 即使
不为获救， 为了自己的还有别人的快
乐， 让我们都来说好语吧， 就从每天
的问候做起， 不要吝啬。 当然， 好语
也要好说， 否则也会伤人。 这是另一
个问题了。

对于读书写作的人来说， 收音机
是不可缺少的伙伴， 它就像一位良师
益友。 茶余饭后， 孤寂时， 始终与我
相守 ； 挫败时 ， 给我精神上的慰藉 ，
是收音机陪伴我度过了一个个孤单又
寂寞的日子。 听音乐， 在音乐中做事
情、 想心事； 听小说， 跟着主人公一
起欢笑一起哭泣； 听 “百家访谈”， 特
别是孔子的 《论语》 和庄子的 《逍遥
游》， 让我受益匪浅。

我是从1968年开始听收音机的 。
当时我家住辽宁抚顺， 家中就有台收
音机， 父母亲管它叫 “戏匣子”。 1971
年， 我们从辽宁省抚顺市迁回山东省
聊城市， 母亲把 “戏匣子” 用棉被包
了起来， “戏匣子” 跟着我们， 越过
千山万水， 来到山东老家。 当时农村
贫困， 十里八村没有收音机， 听说我
家有台 “戏匣子” 时， 十里八村， 左
邻右舍都纷纷前来欣赏、 观看， 听里
面的戏曲节目， 特别是老年人， 爱听
样板戏 。 年轻人爱听刘兰芳的评书 ，
单田芳的评书。

1976年12月我应征参军入伍，临走
时，二姐知道我爱听收音机，托人从县

城里花了8元钱给我
买了一台小收音机 ，
它伴随我在部队走过
了5年的军旅生活。训
练中再苦和再累 ，只
要我听到收音机里的
优美歌声，温暖有感而生。

记得刚到部队时， 我不愿意和战
友交谈 。 因为个个都不认识 。 后来 ，
我尝试着和别人接触、 交流， 和战友
们一起谈新闻、 评电视剧、 聊娱乐圈，
和战友与驻军老乡的孩子一起猜谜语、
做趣味答题和学唱歌。 渐渐地， 我的
心情和性格发生了一些变化， 比以前
爱说话了， 也比以前爱笑了。

在收音机的帮助下， 我学会了用
一种平和的心态去接受和适应自己的
生活。 我开始用一支稚嫩的笔和一颗
尚未成熟的心去捕捉生活的点滴， 记
录岁月的印记。 如今， 我和我的文字
慢慢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而我， 依然
喜欢静静地守在收音机旁， 聆听别人
的故事、 体会别人的心情、 斟酌自己
的情感， 让我和收音机的这份情缘一
直延续……听广播让我耕耘不辍， 近

40余年发表稿件千余篇， 并有多篇获
奖。 我从1973年上中学的时候， 就给
杂志社投稿。 记得我写的小小说 《书》
和诗 《桃花》 同时发表。 参军时在云
南昆明某部服兵役五年， 给军报投稿
发表作品200余篇。 1979年2月参加中
越反击作战， 战斗中左耳受伤， 仍坚
持写作，发出大量的新闻稿件。 后来回
国后，经过半年时间耕耘，创作出反映
中越反击作战的作品 ： 《火红的木棉
花》、《麻栗坡英雄泪》、《红河英雄祭》。

如果有人把吃、喝、抽视为生命中
不可少的内容，我真的把听广播读报写
作视为生活的一部分。 那份他人不能
占据的苦乐， 给我一种充实的快慰。

“我有两大爱好， 一个是写作， 一
个是听广播。” 我经常一人在工作室里
搞创作， 收音机就是我的陪伴， 50年
相伴不离不弃。

“好语”救命
佐证好人有好报
□韩睿

□周家俊

我和收音机50年的情缘

这张照片是前年大年初一早上拍
的。 大年初一早上， 我和老公一起回
家陪老爸吃新年的第一顿早餐。

当时到了家， 年迈的父亲还在床
上躺着呢。 看到女儿回来， 父亲满心
欢喜， 连忙起身招呼我们。 我的母亲
去世的早， 侄女也已经嫁人， 平时家
里只有年迈的父亲一个人。 哥嫂也是
只在过年之时， 单位放假了， 才会回
来陪父亲。 而我这个做女儿的， 却为
了自己的生意， 忽略了老人家的感受。
想到这里我果断决定， 那年春节不营
业， 在家陪着爸爸过大年。 于是过年
时， 老公给我与父亲还有哥嫂一起拍
了一张全家福。

没有想到的是这张照片成了我们
最后的合影。 也就在那年， 父亲跌倒
了， 从此一病不起， 后来离开了我们。

猴年春节临近了， 看见这张照片
我就觉得父亲从未走远， 满心感激。

我有很多证件。 它们有的是证明
我公民身份的； 有的是证明我执业资
格的； 也有一些纯粹是为体现我兴趣
爱好的 ， 是在一些群众团体领到的
“休闲 ” 证件 ， 比如一本 “绿叶文学
社” 社员证。

上世纪八十年代， 是一个文学发
展的黄金时期， 几乎每一个乡都有文
化站， 每一个镇都有文化馆， 每一个
文化馆都有文学社团。

当时负责我们乡文化站的是王洪
雁老师， 是我的学兄。 他知道我平时
喜欢阅读， 所以就在我完全不知晓的
情况下， 把我推荐到了镇文化馆。 于
是，我被动地成为了文化馆刚刚成立的
“绿叶”文学社的一名社员。当时， 我很
诧异， 也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得意。

一九八六年五月， 十几个来自各
行各业老老少少的“文学人”， 围坐在
镇文化馆阅览室的一个长桌四周， 举
行了一个 “绿叶文学社 ” 成立大会 ，
镇文化馆馆长还请来了市作协的一名
老作家前来助兴 ， 老人给我们这些
“文学新军” 作了一个关于如何进行文
学创作的生动演讲。 我对文学热爱了
那么多年， 不过像这样和作家面对面
还是第一次。

□吉文兰

晒晒我家的全家福

□张升平

■图片故事

一本社员证


